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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华文报刊与华人社团会讯的报道与记录，论文探讨新世纪以来由新加坡华人宗乡
社团推动的华人文化发展状况。研究显示，宗乡社团在现有教育体制外推动展开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
的活动，为保留与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而艰难奋斗；华人宗乡社团关注方言文化的重振问题，以唤起
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并增强社团的内在凝聚力；透过同庆华人传统节日与不同种族同台表演歌舞等形
式，华族与非华族进行文化交流。新加坡华人文化在重振进程中所显示的跨种族、跨国界的发展趋
向，强化了华人文化对于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为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未来
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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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newslett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Singapor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have made effort  in  fostering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work outside  the existi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organize events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hope of preserving the traditions.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revival of dialect culture so as to rekindle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of clans 
and communities and also to strengthen the cohesiveness of clan associations. Through the celebration of 
Chinese festivals and performance of getai with various races on stage,  the ethnic Chinese interact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has increasingly  transcended 
ethnic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is has reinforced the value and implications of Singapore’s multiethnic 
culture in making and also driven the Chinese culture ahead.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华人宗乡社团是海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且已有相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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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宗乡华人社团大多建立于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在当时的东南亚，处
于西方殖民政府半自治统治下的华南移民，以传承自祖籍地的中华文化作为社群凝聚与重组的文化
资源与组织原则，建立了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各类华人社团。这些华人社团组织在殖民地时
代承担部分政府功能，办学校、建医院、设坟山等，不仅是维持当时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
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承与发展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为华人在不同于祖籍地的社会脉络下重建家
园提供文化纽带与“适应”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东南亚独立国家的相继出现与区域、
东亚及东西方世界的巨大变迁，东南亚华人也转变身份与国家认同，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但即便如
此，宗乡社团对于保留和拓展所在国的华文教育与中华语言文化，维系和强化海外华人社会与祖籍
地、祖籍国的血脉文化联系，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经贸社会交流等诸方面，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甚
至是无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殖民地时代与二战后半个世纪东南
亚华人宗乡社团的考察与讨论，对新世纪以来的华人宗乡社团及其所推进的东南亚华人文化的研究
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探讨新世纪以来由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推动的华人文化发展状况。新加坡是华人占三
分之二以上的多元种族国家。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7 年 6 月，在新加坡近 562 万总人
口中，华人所占比例为74.3%，其余为马来、印度及其他民族。［1］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
的时空变迁中，数百个华人宗乡社团在新加坡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
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与华人文化研究是笔者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世纪初，笔者相继主
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两个与新加坡华人社团及东南亚华人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2］促使笔者更为深
入、持续地走进新加坡华人社会，广泛收集各类文献与口述资料。笔者的考察显示，新加坡建国之
初，基于当时的内外环境，政府通过淡化、抑制国内多元民族的种族与文化认同来建构新加坡人的
国家认同，致使华人社团、中华语言文化、华文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与危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新加坡政府为了适应世界、区域、亚太地区的变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改变世界
格局的新局势，全面调整其内外政策，在文化上强调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各种族在强化
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上述社会变迁与政府政策的调整，为新加
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转型与调整以及包括宗乡文化在内的华人文化重振带来新的发展契机。［3］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不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还是新加坡内部的政治与社会都出现了许多新变
化。本文主要运用华文报刊与华人社团会讯等资料及田野调查资料，在新时空脉络下，考察由宗乡
社团推动、延续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振趋势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在新世纪以来十数年之状况，期盼为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一、新世纪以来影响华人社会文化发展的国家因素
21 世纪以来，新加坡政府继续实施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之国策，同时因应新形势而有新的政策
思路与内容。在对宗乡社团与华族文化的问题上，政府的态度更为积极，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鼓
励姿态进一步提出“要与华人宗乡社团合作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4］为此，政府官员深入各类
宗乡团体推动并参与华人社会文化活动。B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传统文化理念开
A 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上、中、下）》（新加坡南洋学会 1975—1977 年出版）的统计，从殖民
地时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加坡共有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近 600 个。
B 如新加坡中区市长再努丁与部长陈惠华参与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碧山文化之旅”活动。见“180 万
元修缮工程竣工亮灯、碧山文化之旅手册发布”、“新加坡中区市长再努丁先生演讲”，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会讯
《扬》第 19 期，2009 年 8 月出版；“陈惠华部长主持碧山文化之旅启动仪式”，《扬》第 20 期，2010 年 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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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入新世纪国家文化建构的政策框架之中。A在政府规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清单里，华族
传统艺术、节庆习俗、民间信仰仪式等是其中重要的内容。B
另一项影响华人宗乡社团的重要政策是政府对“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的强调与相关政策
的推行。“多元种族”与“种族和谐”是新加坡的国策。21 世纪初的“9·11 事件”，使新加坡政府
更为重视反恐以及与邻国之间种族关系的处理。［5］面对世界各地与东盟区域反恐的严峻形势，新加
坡应对策略的重要一环，是以强调“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理念进行全民动员。政府除了在全
国各选区设立“族群互助圈”、“种族和谐圈”、提倡各宗教庙宇间的互相拜访等外，还在 2002 年设立
“族群和谐基金”，鼓励新加坡人民了解友族的文化习俗等。［6］2013 年，经国会拨款委员会的辩论，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再次拨款 500 万新元设立“种族和谐基金”，资助民间非盈利团体、院校
及个人推展各类可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的计划。在此次辩论会中，议员们提出了一个处理新加坡种
族和谐问题的思路，即让“政府后退”、由社会“由下而上”自动自发地促进种族和谐，［7］鼓励民间
社会主动承担维护国家种族宗教和谐的重任。有鉴于此，政府官员呼吁华人宗乡会馆与“全国族群
与宗教互信圈”和“国民融合理事会”合作，“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扮演文化桥梁作用，让各族同
胞相互交流理解”，“为增进社会和谐与推动文化交流尽一份力”。［8］在上述政策导向之下，作为新加
坡重要的民间力量，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在传承华族文化与价值观之外，还被赋予促进各种族间文化
交流与社会和谐的新功能。
在于新时期时空变迁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下，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在继续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整
与转型的同时，也在运作内容与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呈现出“凝聚、开放与融汇”三个显著特征。［9］
这些变化不仅让宗乡社团逐渐摆脱建国前期被边缘化的困境，亦使其能够更为自信地传承与发展包
括宗乡文化在内的新加坡中华语言文化。
二、教育体制外的中华语言文化发展
主要由宗乡社团推动的、在现有教育体制外展开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活动，是当代新加坡一
道深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自 1987 年新加坡全国学校统一语文源流，实施以英文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
后，曾经蓬勃发展的华文教育体系自此退出新加坡历史舞台。面对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华校消失的困
境，当时许多会馆、宗亲会通过发放会员子女奖助学金、增设与中华文化相关奖项等方式，C在现有
教育体制外，为在新加坡保留与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而艰难奋斗。
21 世纪以来，宗乡社团与相关的学术机构、学会等合作，举办各类与华文、华语相关的竞赛并
设立奖项，以更多方式推进新加坡教育体制外的中华语言文化发展。
（一）福建会馆对中华语言文化发展的推进
作为新加坡华人最大的福建宗乡社群总机构，福建会馆对于推动教育体制外的中华语言文化发
A 例如，2003 年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举办“传统文化节”，《扬》第 7 期，2003 年 8 月出版；“冈州会馆获颁
文化遗产赞助荣誉奖”，《扬》第 17 期，2008 年 8 月出版。
B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18 年 3 月 9 日报道，“2018 年 2 月 22 日，新加坡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为了全面而长远地为后代保存新加坡的文化遗产，政府将拨款
6600 万元落实新加坡的首个文化遗产发展总蓝图，并将由国家文物局于 2018 年开始推行《新加坡文化遗产计
划》中的首个五年计划。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族群的传统艺术、民间习俗、节日庆典、宗教仪式、
本地歌曲，还有国人最爱的传统美食等”。 
C 例如，根据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编撰的纪念特刊与会讯，自 1978 年开始，40 年来该社团不间断地每年
向“广惠肇”三属社团子女发放奖助学金。新加坡福州会馆在 2000 年新设“华文优越奖励金”，该奖项一直延
续至今。见“支持母语教育，颁发奖励金”，《1910—2010 新加坡福州会馆世纪会庆》，新加坡福州会馆 2010 年
出版，非卖品。“中小学组奖励金颁发仪式”，《三山季刊》第 89 期，新加坡福州会馆 2017 年 3 月出版，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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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遗余力。该会馆自 1984 年开始即举办“福建会馆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2003 年，福建会
馆将此项比赛与“新加坡大专文学创作比赛”（与新加坡南大、国大中文学会联办）、“中学生华文创
作比赛”（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南侨中学联办）合并，整合成小学、中学、大专三个层次的华文文学
创作比赛，并颁发“福建会馆文学奖”。到 2015 年，该社团已不间断地颁发了十三届“福建会馆文
学奖”。［10］
除了举办各项比赛、颁发“文学奖”外，福建会馆自 2007 年起在下属五所小学推行“双文化优
选课程”，旨在培养对华文与中华文化有兴趣且精通中英双语的学生。2007—2016 年的十年中，福
建会馆共计投入 180 多万新元，有 1200 多名学生参与该课程的学习。［11］此外，从 2004 年起，福建
会馆还与新加坡中文华文教师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生华语讲故事比赛”。在 2007 年举办的比赛
中，仅初赛就吸引了来自新加坡全国 70 所小学的 130 多名学生参加。［12］
（二）福州会馆与跨国跨地域跨种族的现场华文创作大赛
新加坡福州会馆自 1980 年起颁发中小学、大专勤学奖励金。2000 年更增设“华文优越奖励金”。
会馆每年颁发的奖助学金金额均达到数万元之多。
为了激励年青一代华人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趣，会馆从 1995 年开始与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联合主
办“全国小学现场华文创作比赛”。每一届都能成功吸引数十所小学的数百至近千学生参赛。自 2000
年以来，赛事范围与规模向“非华族”与“跨国跨地域”两个方向扩大。2000 年，比赛增设“非华
族生组别”，让有兴趣学习华文华语的非华族学生参与比赛。从 2007 年开始，该项比赛更跨出国门，
先是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小学生现场华文创作比赛”同步开锣、两赛场采用同一套考题进行竞赛。
到 2008 年，比赛进一步扩展至中国福建福州、屏南、古田等侨乡。A最近几年，此项赛事再扩展至
文莱。2017 年 5 月 20 日，新加坡福州会馆联合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汶莱福州十邑同乡会共
同主办第二十三届“新马汶小学现场华文创作精英赛”。参与这场盛大赛事的有来自马来西亚 24 个
地区的 4000 多名学生。汶莱福州十邑同乡会则与汶莱马来奕福州公会合作，设立两个赛场，开放给
华校以外的学校参加，共有来自 7 所学校的 214 名学生参赛。此外，福建省侨联亦受邀与当地的教
育部门联手，在福州地区和屏南、古田等地学校同步举办“新马汶精英赛”外围赛，约有 1200 名学
生报名参赛。［13］上述各项比赛结束后，会馆将所有参赛的优秀作品汇编成《笔耕》出版发行，并推
展到新加坡各小学作为华文母语教育的辅助教材。［14］
（三）方兴未艾的华社中华文化语言活动
上述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各类赛事，常见诸于当代新加坡报刊报道与华人社团会讯记录中。
例如，福建会馆与培清学校联合举办“全国中小学书法比赛”。在 2014 年 7 月举办的第三届大赛中，
有 140 名中小学生参赛。［15］广东会馆自 2009 年开始，即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会联办“广东会馆
杯全国汉语常识大赛”。［16］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亦于 2011 年 9 月 11 日，与新加坡管理学院讲
演会、《联合早报》等联办“首届新加坡华语演讲公开赛”，有 120 名各国籍的参赛者角逐青年组与长
青组奖项。［17］此外，作为当代华人宗乡团体总机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还在 2011 年设立“新
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每年资助 5 名优秀公民或永久居民到中国顶尖大学深造，为新加坡
培养掌握中华语言文化的优秀人才。［18］
综上所述，由宗乡社团推动并主办的各类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赛事及奖项颁发等活动，迄今
为止不仅仍方兴未艾，且正在向更广泛更具规模的方向推进。这些在新加坡国家教育体制外由华人
民间社会推进的各项活动，无疑有助于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保留与发展。
A“支持母语教育，颁发奖励金”，《1910—2010 新加坡福州会馆世纪会庆》页 104；“中小学组奖励金颁发
仪式”，《三山季刊》第 89 期，新加坡福州会馆 2017 年 3 月出版，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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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言文化重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为了摆脱建国后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开始关注方
言文化的重振问题，希望以此来唤起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并增强社团的内在凝聚力。21 世纪以来，
新加坡方言文化的重振有了更多的形态与内容。
（一）方言文化节
21 世纪初，由方言社群举办的文化节开始出现在新加坡社会舞台上。十几年来，“福建文化
节”“潮州文化节”“广东文化节”“海南文化节”等方言文化节的举办正在成为福建会馆、潮州八邑
会馆、广东会馆、海南会馆等社团制度化运作的重要内容。以福建会馆为例，2006 年福建会馆联合
同安、晋江、南安、安溪、金门、福州、漳州、诏安等 26 所闽属会馆举办首届福建文化节，之后在
2009 年、2010 年、2012 年、2015 年和 2017 年又不间断地举办了五届。可见，举办“福建文化节”
已经成为当代福建会馆会务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举办宗旨与展示内容上，由宗乡社团举办的方言文化节多从祖籍原乡与在地创造两个脉络来
展示新加坡方言文化的具体内容。2017 年 4 月 13—23 日，福建会馆联合新加坡其他闽籍社团举办第
六届“福建文化节”。该文化节设置了一副对联：“千古闽南文化薪火相传，万家传统南洋齐聚相伴”。
这幅对联的内容充分显示宗乡社团赋予文化节以原乡的文化传承与在地文化创造的深刻内涵。［19］另
一方面，宗乡社团希望通过文化节，让包括非华族在内的新加坡社会各界了解华人方言文化。正如
时任福建会馆会长的蔡天宝在 2010 年举办的第三届福建文化节开幕仪式上所强调的，“福建会馆主办
福建文化节，是希望将福建人、尤其是本地福建人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呈现给国人，让国人通过参
与这些活动，进一步了解本地的福建文化”［20］。
就方言文化节的举办规模而言，21 世纪以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以潮州社群为例。2014 年，新
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主办“新加坡潮州文化节”，参与者达到十万人次之多。［21］另据《联合早报》报
道，2019 年潮州八邑会馆将举办第三届“潮州文化节”，以此作为会馆成立 90 周年大庆一项重要的
旗舰活动内容。对此，潮州八邑会馆会长强调，即将举办的“潮州文化节”将“更为盛大、更有文
化内涵、更多姿多彩和更具吸引力”。报道还显示，潮州文化节的参与者除了讲不同方言的新加坡华
人，还包括来自祖籍原乡、马来西亚、印尼等亚洲地区以及欧美等世界各地的潮州华人社团。［22］由
此说明，在新加坡举办的方言文化节正在成为一个以华人宗乡文化认同为纽带、跨越国家与地区传
播与展演的中华文化舞台。
（二）方言音乐、戏曲等
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源自中国华南的方言音乐、戏曲如南音、粤剧、歌仔戏、琼剧、莆仙
戏、客家山歌等曾十分兴盛。但此后由于新加坡建国前期的社会变迁，华人方言文艺也逐渐凋零与
没落。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2015 年，韭菜芭城隍庙为庆祝清溪显佑伯
主圣诞，邀请广东潮剧团、福建泉州高甲戏剧团、台湾歌仔戏剧团、马来西亚歌仔戏团等，从 4 月
12 日至 8 月 13 日，连续 120 天演出潮剧、高甲戏、歌仔戏等方言戏曲。这场文化盛举在新加坡引
起了轰动。［23］在这股重振方言文艺的热潮中，宗乡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广府社团与粤剧等新加坡广东文艺的发展
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扬光大，是广府宗乡社团数十载辛苦努力的重要成果。早在 1947 年
冈州会馆就成立了音乐戏剧部（简称乐剧部），培养了很多粤剧表演人才。［24］其它如宁阳会馆、东
安会馆、南顺会馆、顺德会馆、番禺会馆、增龙会馆、恩平会馆、三水会馆、清远会馆、中山会
馆、西樵同乡会、刘关张赵古城会馆、星洲建造行、广帮机器行、广帮猪肉行等都设有粤剧团或粤
剧组。［25］
根据特刊记载，1984—1996 年，仅在新加坡本地，冈州会馆乐剧部的演出就达到二三百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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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东安会馆粤剧组演出的粤剧剧目或折子戏则有三百多场。［26］此外，冈州会馆还成立粤剧教唱
班、到电台录制粤剧节目，并到广东新会、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参与各类粤剧比赛与汇演
等。［27］新加坡广府宗乡团体对粤剧事业的执着，推动了粤剧在新加坡的发展。1981 年 11 月成立
的敦煌剧坊，是粤剧在新加坡重振的重要标志。该剧坊成立后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其精湛的
演出不仅得到新加坡粤剧界的高度认同，还在 2010 年乌克兰国际艺术节上获得“成功创新传统
戏曲奖”。［28］进入 21 世纪以来，广府宗乡社团对于保存与发展传统广东方言文化更加不遗余力。冈
州会馆在会所内设立文化中心，展示源自广东新会的粤剧、国术、龙狮等广东文化内容。该团体还
将粤剧、国术、龙狮等表演带到新加坡妆艺大游行、春到河畔迎新年、周年纪念庆典等大舞台，深
受社会各界的好评。［29］
2. 古庙弦歌：福建社团与南音等新加坡闽南文艺的弘扬
在南音、歌仔戏、提线木偶等福建方言文艺的重振与发展中，新加坡福建会馆以古庙天福宫作
为一个重要舞台。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天福宫曾作为华人移民社会与福建帮群的总机构
发挥重要作用。天福宫在 1973 年被列为国家古迹，后来几经重修。1998 年，福建会馆再次耗费 400
万元展开浩大的修复工程，并于 2005 年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重修后天福宫的一项新功能，是为保
留、传承与发展新加坡闽南方言文化艺术提供表演舞台。根据《传灯》的记载，在天福宫举办的活
动，既有祖籍地福建闽南的节日、婚庆等习俗与民间信仰等的展示，亦有在地创造的福建歌谣、南
音、歌仔戏、提线木偶等的表演等。［30］天福宫尤其注重对南音的推广。根据一份不完整的演出记
录，从 2010 年 2 月到 2015 年 10 月，湘灵音乐社在新加坡共有 31 场南音曲目的演出。其中有 11 场、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演出地点是在天福宫。在这些演出中，与湘灵音乐社合作的剧团除了有新加坡本
地传统南音社城隍艺术学院外，还有来自菲律宾以及福建石狮、安溪等地的南音剧团。［31］2016 年 7
月 22—24 日，福建会馆在天福宫首次举办“天福乐府——古庭院音乐会”。音乐会呈现的内容，既
有湘灵音乐会悠远宁和的古雅南音、来自台湾歌手表演的福建歌乐，亦有著名华乐大师演奏的“闽
风华乐”和本地创作的福建歌“福建人、做阵行”等。上述连续三晚在天福宫举办的闽风音乐表演，
串缀成了新加坡闽南方言音乐的戏曲季。对此，《传灯》有这样的评论：“福建会馆与天福宫希望借助
闽南风味的传统与现代音乐的碰撞激起的文化花火，为传承本地闽南文化尽一份力”。［32］
3. 整合客家社群与建构跨国网络的客家山歌
新加坡的客属宗乡社团则积极传承、弘扬与推广客家文化。鉴于客家在新加坡是一个较小的社
群，在社会变迁中更能保留客家方言与文化，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与其他客属社团从推广客家山歌
入手，希望借此来唤起与强调“客家认同”并将其作为维系新加坡与祖籍地、东盟地区乃至世界各
地客家社群的文化纽带。
根据会讯与笔者的访谈，自 2004 年开始，由茶阳大埔会馆发起、每年在八个客家宗乡社团中轮
流举办的客家歌曲歌唱观摩会，到 2017 年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一届。2006 年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客
家山歌中央协调会秘书处，［33］统筹协调各客家社团诸项与客家山歌相关工作。《客总会讯》显示，截
止到 2016 年底，已成立并登台演唱的客家山歌团体有：新加坡客总山歌班、茶阳客韵团、茶阳客家
歌唱团、丰顺会馆客家班、应和会馆客家山歌团、客属黄氏公会客家山歌班、新加坡客属（宝树）
谢氏公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嘉侨同乡会、兴宁同乡会、芳林联络所客家山歌班等。［34］
让客家山歌走出新加坡，是新加坡客属社群推广客家山歌的另一途径。根据笔者对已出版的
2015—2017 年《客总会讯》的整理，今天新加坡的客家山歌，除了不定期地出国表演，还以“新
加坡客属总会”的名义，定期组团参加“马来西亚客家歌乐节”“梅州国际山歌节”“两岸四地客家
山歌凤岗邀请赛”以及新山柔佛古庙众神行宫山歌演出等各类山歌比赛与汇演，并取得相当优异的
成绩。［35］总之，历经多年的努力与坚持，新加坡客家山歌已经跨越国界，在世界各地传唱与发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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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为今天新加坡客家社群跨国文化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是传承自华南原乡的方言文化。受新加坡建国后社会变迁的
影响，新加坡华人方言与方言文化陷入困境，与此相联系的“祖籍”概念、“祖籍认同”与“宗乡社
群认同”也随之逐渐淡化。因此，华人方言文化的重振，不仅有助于保留与发展包括宗乡文化在内
的华人文化，亦有助于重新唤起与强调华人社会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
四、与非华族的文化交流
有关华人宗乡社团对国家种族宗教和谐的关注与重视，充分反映在新加坡宗乡总会章程“宗旨”
的内容之中。1986 年，宗乡总会成立，其章程的“宗旨”中主要涉及中华语言文化的发展与华人社
团内部的各项事务等内容。［36］因应社会变迁，宗乡总会在 2012 年对该章程进行修订，在“宗旨”中
新增了“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之条款。［37］“宗旨”内容的增加，显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
团体已自觉将国家重大课题纳入其运作中。
综合各项记录，在当代新加坡，华族与非华族的文化交流主要包括同庆华人传统节日以及不同
种族同台表演歌舞等形式。
有关非华族参与中华传统节庆活动的报道，最早见诸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新加坡华文报刊。［38］
进入 21 世纪以来，邀请非华族参与华族传统节庆活动已经成为不少华人宗乡社团制度化的运作内容
之一。以宗乡总会为例。该会从 2010 年开始，在每年的端午节联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及大巴窑中
公民咨询委员，举办大型“端午节嘉年华会”。该项活动的一项具创新意义的内容，是进行“旱龙舟
竞技比赛”。参与比赛的团队，不仅包括会馆等华人社团，还有来自马来人与印度人社群组成的队
伍，［39］充分营造了“多元种族庆端午”的欢乐节日氛围。再如晋江会馆自 2006 年以来，每年都举办
“种族和谐庆中秋”，邀请马来族、印度族、欧亚族等共度佳节。2007 年，晋江会馆的“种族和谐庆
中秋”再添新内容，除了有三大种族同台的歌舞表演，还设置三大种族的节日摊位。华族以中秋月
饼为主，马来族的摊位是节日礼花制作，而印度族的摊位则以 Henna 手绘为特色。［40］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有关非华族参与华族传统节庆或不同宗教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报道，越
来越多见诸报刊与华人社团编撰的会讯等记录中。例如，在 2018 年华人农历新年期间，就可见华族
与非华族同在“春到河畔迎新年”舞台上载歌载舞、同捞鱼生、同拜天公、以及华族庙宇参与印度
庙大型宗教活动的报道，［41］显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理念已经开始深入到新加坡民间社会层面。
而就种族间交流的内容而言，华人宗乡文化无疑是促进华族与非华族互动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
除了传统节庆与歌舞表演，在当代新加坡，种族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已开始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如前所述，新加坡福州会馆自 1995 年开始主办“全国小学现场华文作文比赛”。为了鼓励非华族学
生参与，2000 年会馆在原有奖项之外，另设“非华族生优异奖项”。历经近 20 年的推动，该项工作
已取得很好的进展，每年参与比赛的非华族小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在 2017 年举办的第 23届“全国小
学现场作文比赛中，获奖者共计 81 名，其中非华族有 18 名，约占获奖者总数的 20%”。［42］
总之，在 21 世纪的时空环境下，作为重要民间力量的华人宗乡社团在促进新加坡国家种族和谐
与多元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华社与非华族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不仅有助于非华族
对华族的了解，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族中的传播。
五、结语
21 世纪以来，主要由宗乡社团推动的包括宗乡文化在内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基本延续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重振趋势。由于当代新加坡中华文化发展缺乏华文教育体系的维系，加上受社会
变迁、世代交替等因素的制约，华人文化的前景依然充满挑战与艰辛。不过，当代华人文化在重振
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跨种族、跨国界的趋向与特点，有可能为华人文化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6
当华人宗乡文化跨越华族、成为非华族愿意了解或参与的华族文化内容，客观上强化了华人宗乡文
化对于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华人宗乡文化的跨国特点，亦
使其在新加坡本土以外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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